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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姦情類

　　汪縣令燒燬淫寺

　　廣西南寧府永淳縣，在城有一寶蓮寺，殿宇深宏，禪室明麗。青松翠竹，掩映樓臺，鐘聲磬韻，悠揚疊奏。寺中田糧有二百餘

石，常有僧一百多員，皆交租管糧，衣食豐足。有富民達士遊玩於寺者，皆以上好茶果相待，陪游侍奉，未嘗失禮於人。以此人皆

稱此寺僧人良善，各有施捨。僧益殷富。況寺又靈異，祈禱有應。東邊有一子孫堂，規模極大，左右有�數官房。凡婦女來祈嗣
者，須七日前戒三日前齋。又要身無疾病，心無憂悶，然後來祈嗣。打得聖者，在子孫堂官房宿。每房只宿一人，其房皆潔淨嚴

密。先著你去詳照著看管，並無縫隙。然後夜令婦女房中宿，房門外令他夫男自己看守，及後回去，多有生育男女者。以此相傳，

後來祈嗣者，城內外日甚一日。其婦女有言夜夢佛送子與他者，有夢見羅漢來睡者，有機深不肯言者，有去祈後再不去者，有四時

數數去祈者。只因官房嚴密，房門外又係親人看守，人並不生疑。原來此寺僧禿極淫欲。彼官房雖密，或從地下開暗道，從牀下而

來者﹔或揭開水障而入者﹔或牀屏後開門入者。百計千萬，各有路可入官房。夜則僧人去奸宿婦女。因本婦身無疾病，又齋戒神

清，且僧力精壯，故多有子。其婦女被奸者自心雖明，那個肯言。其淫婦無恥者，反借此為偷歡門路。如此浸淫日久，天理該彰。

　　有福建泉州汪日，年幼登第，新任知縣，到任半年，聞寶蓮寺有祈嗣靈應之事。汪知縣心想起來：寺若有靈，只消祈保有應

驗，何必要婦女在寺宿，恐中間必有情弊。乃密令接娼姑李翠樓、長媚姐入衙。七月初一，故送到寺中，詐稱一是奶奶，一是小

姐，來寺祈嗣。本日又有富民宦家婦女�餘人，同在此祈。將晚，汪令親去細察官房，並無孔隙。乃密藏一碗銀▉與李翠樓，一碗
墨汁與張媚姐，吩咐夜間有甚物來，可將▉墨抹其頭上。看顧二娼婦入房去宿，汪知縣逕回衙去。次早天未明，帶領民壯皂隸二百

餘人，帶槍刀麻繩，伏於寺外。止帶數�人入寺，點客和尚名。時本寺共一百單八名僧，內有僧法海、僧慧雲頭上有▉，僧性空、
僧悟空頭上有墨。乃令手下鎖住四僧，問其何故。四僧推托，是自伙相挽，非有別故。汪令乃呼李翠樓問曰：「汝宿寺中，夜中所

見若何，一一道來。」李翠樓答曰：「昨夜鐘聲定後，有一和尚來奸我，小頃一去，又一來奸四次，並不說話。我後推托不慣經，

和尚乃將丸子與我，說此是春意丸，只吞此，雖千遭亦不怕。又將一包小丸子，道是調經種子丸，留婦家早晨吞之，後自有子。今

俱留在此。當交合時，我依鈞旨，將銀▉抹其頭上，想此二紅頭僧是也。」又問張媚姐所說都同。云：「我以墨抹之，想二墨頭者

是也。那春意丸我已吞了，其交合時真爽快死也。但種子丸一包尚在。」又拿別�數婦女同祈嗣考來問之，皆死稱夜無和尚來奸之
事。乃令搜身上，各得種子丸一包。汪令也不窮究他，發令回去。僧法海四人知隱不過。只得招曰：「寺中只我四人有此姦淫，餘

無相干。其丸子是來寺時送與者，非奸時送也。李張二娼俱執是奸時送，非日間送也。汪知縣喝令將僧盡鎖住。諸僧正欲行兇，寺

外民壯持槍刀擁進來，僧遂不敢動手。盡用麻繩捆去，收入監中，二監幾於填滿。住持僧佛顯心生一計，與禁子凌志曰：「吾寺犯

此，必當洗除。我管寺四�年，積有銀一千兩，今亦無用。你私放我二三人，暫入寺收拾鋪陳、糧食來監中，願將銀一百兩謝你。
」凌志聞知有銀，即與禁子八人，私跟四個僧去取銀。到寺掘開一窖，有銀無數。僧顯頭曰：「你每人各取�大錠去，餘者替我抬
入監中用。」八人見銀多，其帶入監者又多，遂縱此僧四人去收拾鋪陳。佛顯乃盡取寺中短刀、斧頭裹在鋪陳內，抬進監去，思今

夜反獄。

　　本日，汪令因拿出此惡，心中自喜有能，思作文書申詳軍門、兩院，秉燭而坐。猛然想到曰：「我收百餘僧在監，倘有反叛何

以禦之？」即急召快手各帶兵器入宿。時已鐘聲初定，怯、值兩監僧約定，期刻殺死禁子，打開獄門吶喊殺出。稱言只殺知縣，不

動百姓。時快手約有三五�人到，遂於監門格鬥一場。僧人兵器短，快手俱用長槍，以故僧人多傷，不能得出。後知反獄，驚得滿
城百姓各持刀保守。此時快手盡到，殺死僧人�數。快手亦多被傷者。僧佛顯知事不濟，退入獄中，揚言曰：「謀反者只是�餘
人，都已當先被殺。他人及舊重犯都不願反，容我輩當堂告明。」汪令此時大怒曰：「這賊禿積造淫惡，事急又思謀反。若你謀得

行，不惟官遭你兇手，將滿城百性皆受荼毒矣。不盡殺之，何以儆後。」遂差刑房吏虞麟入獄曰：「反獄者已死，你非反者，可將

兵器取進與我，然後等明日憑你去懇剖，必有明白。」將兵器盡數搜出。汪令乃喚過手下曰：「留許多僧在獄，必然生變，難以防

制，可乘他今夜反獄，即將所搜出彼之短刀入獄，除重犯剪髮者留明日問，其餘眾僧，每人各找一僧之首級來。」是時七月初二夜

三更時候，將百員僧一齊斬訖。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往時僧行姦淫多在三更之時，今日盡死於三更，靡有孑

遺，豈非報應之驗哉！次日將重犯來審問，獄中緣何藏許多短兵器。重犯供出禁子凌志八人，各得僧銀�錠，致使僧得藏兵器於鋪
陳中來。其凌志等昨夜都被僧人殺死了。汪令乃具申察院曰：

　　「照得永淳縣有寶蓮寺，以祈嗣惑眾，引誘良民婦女夜宿寺房，寺僧暗行姦淫。本縣令二娼婦李翠樓、張媚姐詐稱祈嗣，夜各

有二僧去奸。李姐▉塗其頭，張用墨塗其頭。次早拿出僧法海等四人，並訪出寺僧平日姦淫緣由實跡，俱在獄。豈料住持僧佛顯，

多藏短刀於鋪陳中。二更反獄，殺死禁子凌志等八名，打開監門。恰得宿衙快手周立等於獄門格鬥。後諸役俱到，將僧人殺盡。其

快手鄭強等二�五人，各帶重傷，已各發醫去訖。合將寶蓮寺拆毀燒滅，以永斷愚民信佛之妾，以洗除積年淫污之羞。為此具申，
添至申者。」

　　巡按劉批曰：

　　「看得僧佛顯等，心沉欲海，惡熾火坑。用智設機，計哄良家祈嗣﹔空墉穴地，強邀信女通情。緊抱著嬌娥，兀的是菩薩從天

降﹔推難去和尚，則索道羅漢夢中來。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，卻恨溫香軟玉拋擲終身。白練受污不可洗也，黑夜忍辱安敢言

乎！▉抹頂，紅豔欲流，想長老頭橫衝經水﹔墨塗頭，黑煤如染，豈和尚頸倒浸墨池。收送福堂波羅密，自做甘受﹔陷入色界魔境

堅，有口難言。乃藏刀劍於皮囊，寂滅翻成賊雪﹔願動干戈於圜棘，慈悲變作強梁。夜色正昏，護法神通開狴犴﹔鐘聲甫定，金剛

勇力破囹圄。釜中之魚，既漏網而又跋扈﹔柙中之虎，欲走壙而先噬人。奸窈窕、淫善良，死且不宥﹔殺禁子、傷民壯，罪將安

逃。反獄姦淫，其罪已重﹔戮屍梟首，其法允宜。僧佛顯眾惡之魁，粉碎其骨﹔寶蓮寺藏奸之藪，火焚其巢。庶發地藏之奸，用清

無垢之佛。此繳。」

　　時軍門兩院，各依擬准毀其寺。汪知縣遂領民夫，登時放火焚毀。人皆喜除此淫寺惡僧。向日之婦女在寺有嗣者，丈夫皆不以

為親子。中間婦女知羞者，多自縊死。民風由此始正。不言佛，不惹僧，不以婦女入寺矣。後汪令因此事，遂欽取為巡按監察御

史。 

　　陳按院賣布賺贓

　　贑州府召城縣魯學曾，父為廉使。在日為聘金事顧遠猷之女為婚。及父沒，學曾家益貧，不能備大聘之禮，顧僉事將與之退

親。其女阿秀不肯。母夫人孟氏賢淑，甚愛其女。見其年已二�，急欲使之成親。乃使人去謂魯學曾曰：「老相公嫌你家貧，意要
退親。今乘他出外，可在我家來，將些銀兩與你，明日將來作聘禮，管教成親。」學曾聞之大喜。奈無衣冠可去，乃往姑娘家借

之。姑娘見姪到，問其到舍有何所議。學曾曰：「岳母見我家貧，昨遣人來叫我，將討銀與我，以作聘禮，然後成親。奈無衣冠，

敬到此問你表兄借用，明日即奉還。」姑娘聞得亦喜，留午飯後，立命兒梁尚賓取套新衣服，與姪學曾去。誰料尚賓是個歹人，聞

得此事，即托言曰：「難得表弟到我家，須消停幾日，何可便去？我要去拜一知友，明日即回相陪。」故不將衣服借之。學曾只得

在姑娘家等。梁尚賓乃自到顧僉事家，詐稱是魯學曾。孟夫人同女阿秀出來款待，見尚賓言辭粗俗，禮貌空疏。孟夫人曰：「賢婿



亦廉使公之公子，父是讀書人何如禮數羞疏？」尚賓答曰：「財是人膽，衣是人毛。小婿家清貧流落，居住茅房，驟見相府，心不

敢安，故如此也。」孟夫人亦不怪他，留之宿，故疏放其女夜出，與之偷情。次日收拾銀八�兩，金銀首飾珠玉等約值百兩，交與
尚賓去。彼只以為真婿，怎知持防。尚賓得此金銀，回來見學曾，只說他去望友而歸，又纏住兩日。至第三日學曾堅要去，乃以衣

服出借之。及學曾到顧岳丈家，遣人入報，岳母孟夫人即驚怪出而見之。故問曰：「你是吾婿，可說你家事與我聽。」學曾一一道

來，皆有根據。但見言辭文雅，氣象雍容，人物超群，真是公子風度。孟夫人心知此是真學曾，前者乃光棍所假，悔恨無極。入對

女曰：「你出見之。」阿秀不肯出，只在簾內問曰：「叫公子前日來，何故等今日。」學曾曰：「賤體微恙，故今日來。」阿秀

曰：「你若早來三日，我是你妻，金銀亦有。今來遲矣，是你命也。」學曾曰：「令堂遣盛價來約，以銀贈我，故造次至此。若無

銀相贈，亦不關事。何須以今日、前日為辭？我若不寫退書，任你守至三�，亦是我妻。令尊雖有勢，豈能將你再嫁人乎！」言罷
即起身要去。阿秀曰：「且慢。是我與你無緣，你有好妻在後。我將金鈿一對，金釵貳副，與公子買書讀，願結下來生之緣。」學

曾曰：「小姐何說此斷頭之話。這釵鈿與我，豈當得退親財禮乎！憑你令尊與我何如，我便不去。」阿秀曰：「非是退親，明日即

見下落。你速去，則得此釵鈿，稍遲，恐累及於你。」學曾不信，在堂上大坐。少頃，內堂忙叫小姐縊死。學曾猶未信，進內堂看

之。見解繩下，孟夫人伏抱痛哭。學曾亦淚下如雨，心痛如割。孟夫人麾之出曰：「你速去，不可淹留。」學曾忙回姑娘家交還衣

服，達知其故，即便轉家。姑娘輕輕歎息。梁尚賓乃與母道知，是他去脫銀，又得奸宿，不知此女這性急便死。梁母切責之，驚憂

益甚，不數日而死。尚賓妻田氏亦美貌賢德，才人梁門一月。見尚賓行此事，罵之曰：「你脫其銀不當污其身。你這等人天豈容

你！吾不願為你婦，原求離歸娘家。」尚賓曰：「我有許多金銀在，豈怕無婦人娶？」即與休書離之。再說顧僉事數日歸家，問女

死之故。孟夫人曰：「女兒往日驕貴，凌辱婢妾。日前魯女婿自來求親，見其衣冠藍縷，不好見面，想以為羞，故自縊死。亦是他

性子執迷，與女婿無干。」顧僉事怒曰：「我嘗要與他退親，你與女兒執拗不肯。今來玷我門風，惱死我女兒，反說與他無干。我

偏要他償命。」即寫狀與家人赴府投告曰：

　　「狀告為逼女事：閨門風化所關，男女嫌疑所別。哭女阿秀，年甫及笄，許聘獸野魯學曾，未及於歸，曾潛來室，強逼成奸。

女重廉恥，懷慚自縊。行強情惡，致死命冤。人倫變異，幾染夷風。殄惡正倫，迫切上告。」

　　魯學曾去訴曰：

　　「狀訴為嫁禍事：曾忝儒流，幼憑媒議，笄聘顧遠猷女為妻。苦曾命蹇，逐日清貧。遠猷負義，屢逼退親，伊女不從，刁張打

罵，致鬱縊死。反捏曾奸，茫無證據。威逼女死，懼招物議，搶先捏告，污□何甘。察惡正誣，倫理有賴。叩訴。」
　　顧僉事財富勢大，買賄官府，打點上下。虞府尹拘集審問，盡依原告偏詞，干證妄指，將魯學曾擬死，不由分訴。將近秋期，

顧僉事復書通陳濂察院，囑將學曾處決，勿留致累。孟夫人知之，私遣家人見陳院，囑勿便殺。陳按院心疑曰：「均是婿也，夫囑

殺，妻囑勿殺，此必有故。」單弔魯學曾，詳鞠其來歷。學曾敘了一遍。陳按院詰曰：「當日顧小姐怨你不早來，你何故遲去二

日？」學曾曰：「因無衣冠，在表兄梁尚賓家去借，苦被纏留兩日，故第三日去。」陳院聞得，心下明白。乃裝作布客，往梁尚賓

家賣布。尚賓問他買二疋，故高抬其價。及尚賓不買，又道賣與他。如此反覆幾次，激得尚賓發怒，罵這小客可惡。陳布客亦罵之

曰：「量你不是買布人，我有布二百兩，你若買得。肯減五�兩與你，休欺我客小也。」尚賓曰：「我不做客，要許多布何用？」
陳布客曰：「我料你窮骨頭不及我也。」尚賓思：「家中銀有七八�兩，若以首飾相添，更不止百五�兩。」乃曰：「銀我生放者
多，只現在者未滿一百。若要首飾相添，我盡替你買來。」陳布客曰：「只要實估，首飾亦好。」尚賓先兌出銀六�兩，又以金銀
首飾估作九�兩，問他買二�擔好布。陳按院既賺出此贓，乃召顧僉事來，以金銀首飾與他認，顧僉事大略認得幾件，看曰：「此
釵鈿多是我家物，何以在此？」陳按院再拘梁尚賓來問之曰：「你脫顧小姐金銀髒，已將買布矣。當日還有奸否？」梁尚賓見陳察

院即是前日假裝布客，真贓已露，情知難逃，遂招承曰：「前日因表弟來借衣服，小的果詐稱學曾先到，顧家小姐出見，夜得奸

污。今小姐縊死，表弟被累，天臺察出，死罪甘受。」陳院看其情可惡，發打六�，登時死於杖下。顧僉事聞得此情，怒氣衝衝，
曰：「脫銀尚恕得，只女兒被他污辱，懷慚而死。此恨難消，除此又誤陷死女婿，指我陰騭。今必更窮追其首飾，令他妻亦死獄

中，方泄此忿。」梁尚賓離妻田氏聞得，自往顧僉事家去，投孟夫人曰：「妾到梁門未滿一月。因夫脫貴府金銀，妾惡其不義即求

離異，已歸娘家一載，與梁門義絕，彼有休書在此可證。今聞老相公要追妾首飾，此物並非我得，望夫人察實垂憐。」顧僉事看其

休書，窮詰來歷。果先因夫脫財事而離異。乃歎息曰：「此女不染污財，不居惡門，知理知義，名家女不過如是。」孟夫人思阿秀

不止，見夫稱田氏賢淑，乃謂之曰：「吾一女惜如掌珠，不幸而亡。今願得你為義女，以慰我心，你意何如？」田氏拜謝曰：「若

得夫人提攜，是妾重生親父母也。」顧僉事曰：「你二人既願結契母子，今田氏無夫，魯女婿未娶，即將與彼成親，便當親女親婿

相待何如？」孟夫人曰：「此事真好，我思未及。」田氏心中喜甚，亦曰：「從父親、母親尊意。」即日令人迎請魯學曾來入贅顧

家，與田氏成親，人皆快焉。

　　按：梁尚賓利人之財，而財終歸於無。污人之妻，而己妻為人所得。此可為貪財淫色、不仁不義之戒。孟夫人雖賢德，然愛女

太過，縱與私合，致此生禍，亦姑息之弊耳。田氏絕不義之人，而終得君子之配，非天報善人哉！ 

　　鄒給事辨詐稱奸

　　廣東惠州府河源縣，街上有一小士行過，年可八九歲，眉目秀麗，丰姿俊雅。有光棍張逸稱羨之曰：「此小士真美貌，稍長，

便當與之結契。」李陶謂之曰：「你但知這小士美，不知他的母親更美貌無雙，國色第一也。」張逸曰：「你曉得他家，可領我一

看，亦是千載奇逢。」李陶遂引之去，直入其堂。果見那婦女真賽比▉娥，妙絕天仙。驟見二生面人來，即斥之曰：「你甚麼人，

無故敢入人堂？」張逸曰：「敬問娘子求杯茶飲。」婦人曰：「你這光棍，我家不是茶坊酒肆，敢在這來乞茶吃。」轉入後堂去不

睬之。張、李二人見其貌美，看不忍捨，又趕進去。婦人喊曰：「有白撞賊在此，眾人可來拿！」一人起心，即去強挾曰：「我賊

不偷別物，只要偷你。」婦人高聲叫罵。卻得丈夫孫誨從外聞喊急進來，認得是張、李二光棍，便持杖擊之，二人不走，與孫誨廝

打出大門外，反說孫誨妻子脫他銀去，不與他奸。孫誨即具狀縣告曰：

　　「狀告為強姦事：律法霜清，淫污必戮。臺教日麗，禮範尤嚴。陡有棍惡張逸、李陶賭蕩刁頑，窮凶極逆，窺誨出外，白晝人

家，劫制誨妻，要行強姦。妻貞喊罵，幸誨撞人，彼反行兇，推地亂打，因逃出外，鄰甲週知。白日行強，妻辱夫傷，冤屈難忍。

投臺嚴究，殄惡正倫。上告。」

　　張逸亦來訐告曰：

　　「狀告為脫騙事：棍徒孫誨，縱妻土娼，引誘雛子，兜攬財物。逸素不嫖，冤遭李陶慣通誨妻，推逸入坑，脫去絲銀六�餘
兩。套人財本，濟伊嫖資，爭鋒毆打，反唆孫誨告強姦。且惡脫財入手，生計絕人。乞追還脫銀，免遭騙局，感激哀告。」

　　柳知縣拘來審，孫誨曰：「張、李二人強姦我妻，我親撞見，又揪小的在門外打，又街上穢駕。有此惡逆，望老爺除此兩賊，

方不亂王法。」李陶曰：「孫誨你忒殺心，裝捏強姦，人安肯認。本是你妻與我有奸，得我銀三�餘兩，替你供家。今張逸來，你
便偏向張逸，故我與你相打，你又罵張逸，故逸打你。今你脫銀遇手，反裝情，這人夫豈容你？」張逸曰：「強姦你妻，只一人足

矣。豈有兩人同強姦？只將你妻與鄰佑來問，便見是強是通。」柳知縣曰：「若是強姦，必不敢扯人門外，又不敢在街上罵，即鄰

甲也不肯。此是孫誨縱妻通姦。這二光棍爭風相打，又打孫誨是的矣。」各發打三�收監，又差人去拿誨妻，將官賣。誨妻出叫鄰
佑曰：「我從來無醜事，今被二光棍捏我通姦，官要將我發賣。你眾人也為我去呈明。」鄰有識事者教之曰：「柳爺昏暗不明，現

今給事鄒元標在此經過，他是朝中公直好人，必辨得光棍情出。你可去投之。」誨妻依言。見鄒公轎，過去攔住，說：「妾被二光



棍入家調戲，喊罵不從。夫去告他，他反說與我通姦。本縣太爺要將妾官賣，敬來投光。」鄒公命帶入衙，問其姓名、年紀，父母

姓名，及房中牀被動用什物，婦人一一說來。鄒公記在心。即寫一貼往縣曰：「聞孫誨一起姦情事，乞賜一鞠。旋即奉上。僭請幸

恕。」柳知縣甚敬畏鄒公，即刻差吏解人並捲去。鄒公問張逸曰：「你說通姦，這婦女的姓名、他父母是誰？房中牀被什物若

何？」張逸曰：「我近日初與通姦，未暇問其姓名。他女兒做土娼也羞，父母亦不與我說名。他房中是斗牀花被，木梳、木粉盒，

青銅鏡、添鏡臺等項。」鄒公又問李陶：「你與他相通在先，必知他姓名及器物矣。」李陶曰：「院稱名，土娼只呼娘子，因此不

知名。曾與我說他父名朱大，母姓黃氏，特未審他真假何如。其牀被器物，張逸所說皆是矣。」公曰：「我差人押你二人同去勘孫

誨夫婦房中，便知是通姦、強姦。」及去到房，則藤牀錦被，牙頭梳、銀粉盒、白銅鏡、描金鏡臺。誨妻向說皆真，而張、李所說

皆妄。鄒公仍帶張、李等入衙曰：「你說通姦，必知他內裡事如何。孫誨房中物全說不來，此強姦是的矣。」張逸曰：「通姦本

非，只孫誨接我六兩銀，許我去，奈他妻不肯從。」鄒公曰：「你將銀買孫誨了，更與李陶同去何如？」李陶曰：「我做馬腳耳。

」鄒公曰：「你與他有甚相熟，做他馬腳？」李陶對不來。鄒公曰：「你二人先都稱通姦，得某某銀若干。今一說銀交與夫，一說

做馬腳，少頃便異詞，反覆百端，光棍之情顯然。」各加打二�。鄒公判之曰：
　　「審得張逸、李陶，無賴棍徒，不羈浪子。違禮悖義，罔知律法之嚴﹔戀色貪花，故為禽獸之行。強姦良民之婦女，毆打人妻

之丈夫。又將穢節污人，藉口通姦脫騙。既云久交情諗，應識孫婦行藏。至問以姓名，則指東駕西而百不得一二。更質以什物，則

繫風捕影而�不偶二三。便見非腹裡之舊人，故不曉房中之常用。行強不容寬貸，斬首用戒不源。知縣柳不得其情，欲官賣守貞之
婦。輕用其，反刑加告實之夫。理民又以冤民，聽訟不能斷訟。三尺之法不明，五斗之俸應罰。」

　　逕自申上司去。大巡即依擬繳下，將張逸、李陶問強姦處斬，柳知縣罰俸二個月。孫誨之妻守貞不染，賞白練一匹，以旌潔

白。

　　按：鄒公直朝諍，抗節致忠。人但知具剛直不屈，而一經過河源，即雪理冤獄，奸刁情狀，一訊立辨，又良吏也。蓋由立心之

正如持衡，明如止水，故物莫逃其鑒。在朝為直臣，在外為良吏，真張、韓以上之人物哉！ 

　　吳縣令辨因奸竊銀

　　南直溧水縣，有一人姓陳名德，娶妻林三娘，絕有姿色。夫妻相守，不作生活，家道蕭條，已及半年。一日，陳德謂其妻曰：

「我欲出外做些生藝，只緣家後無人看守，且你年少，又無親人，因此遲疑擔誤，以至今日。」三娘曰：「你只管出去，我自有主

張。」陳德曰：「有何主張，試說一說。」三娘曰：「我從幼能績麻，且自家一口，朝暮省儉，亦足度日。你是男子漢，肯安心生

理，攢得多多銀回來，不勝過終身做窮人耶？」陳德曰：「此話有理。」即收些少盤纏，逕去臨清。又無本銀，只東西做零，領人

交易。奄及三年，三娘見夫出外日久，私情頗動。因與左鄰一後生名張奴，兩人私通，偷來暗去，共枕同眠。恩意既堅，遂不提起

本夫矣。過了三年，陳德積得有三�餘金，遂裝行李，逕回本鄉。離家�五里，天色向昏，又陰雨淋漓，心內虛驚。因自思曰：
「我身上帶銀昏夜獨走，倘遇打奪，則三年辛苦盡落草中矣。」因到水心橋上，看下面第三橋柱中有個隙兒，約三尺寬。遂左顧右

盼，前瞧後點。見四旁僻靜，並無人跡，遂將背上行李密藏隙孔中，獨身至家。那三娘與張奴調情作興，交股而睡。正昏昏夢中，

忽聽得外邊叫門，認是本夫聲氣。即推醒張奴曰：「我那短命回矣，快躲一邊，方可開門。」張奴即躲在重壁中。三娘方應聲開

門，出見其夫，因曰：「星夜趕回，莫怕勞頓否？」陳德曰：「真覺勞頓。」遂打點羹飯，食畢，三娘問曰：「出去這多年，攢得

多少銀回來？」陳德哄之曰：「我幾年都無造化，只攢得度日，無一些銀可回。」三娘怒罵曰：「枉你為男子，漂流那多年，無分

文銀兩，虧你敢回來。」因頓足而坐，不瞅不睬。陳德又假意挑之曰：「別這多時，可去同寢，敘些舊情。」三娘曰：「敘骨頭

情。」陳德曰：「你不消作惱，我有銀，只是哄你。」三娘曰：「銀在何處，借看一看。」陳德因以實告曰：「我昏夜趕回，恐路

逢歹人，我把行李都藏在水心橋第三個隙孔中，等明早去取。」三娘聞言，頗有笑容，方去同睡。不想夫妻對語，那張奴在重壁

中，已隱隱聞知矣。張奴待他兩人暢情說話，睡濃多時，兼雜雨聲，因潛開後門而出，逕走水心橋下隙孔中，將那行李盡行搬去。

比及天明，陳德早起，未及梳頭，即走橋上，認橋隙孔，把手一摸，只見孔中都無行李。心中愁恨，自家歎傷，計無所出，只得回

家。三娘問曰：「行李何在？」陳德曰：「我明藏在彼，不知被誰偷去了。」三娘曰：「你分明無銀歸家，裝個圈套瞞我一夜，且

無便說無，又假去假來，作此形狀，成何看相。」說畢，愈加皺眉。陳德忍氣不住，具一詞狀去縣投告。時泉郡晉邑吳復，以貢出

身，除教官署縣印。素性簡廉，邑中敬慕。陳德抱狀赴告，詞曰：

　　「告狀人陳德，為苦情無伸事：緣其出外經紀，三年思歸。帶得隨身銀三�兩，未至本家，隔�餘里，昏夜孤身，恐逢打奪，
暫將行李密藏橋下，清早跟尋，絕無蹤影。切思暮夜雨暗，無人來往，自藏機密，有誰窺伺？不是鬼輸神運，緣何到底落空？三載

辛勞，一朝掃地，苦情萬千，叩臺懇告。」

　　吳公看畢，面審曰：「你藏銀歸家，莫是對眾兄弟說否？」陳德曰：「並無兄弟。」吳公曰：「既無兄弟，與誰同居？」陳德

曰：「亦無同居。」吳公曰：「既無兄弟，又無同居，家中都是甚人？」陳德曰：「只小人一個妻子。」吳公曰：「你莫是對妻子

說破否？」陳德曰：「小人只對妻子說。」吳公靜想片時，即批其狀曰：「只向妻前傾腹心，妻邊定有腹心人。」即謂陳德曰：

「你且站開，我自分曉。」即叫一皂隸，名趙良，吩咐曰：「你直去陳德家，把他妻子拿來。」趙良即去，遂把三娘拿住。三娘

曰：「天光白日，入良民家，嚇人家小，是何道理？」趙良曰：「不干我事，是縣裡老爺要請你。」即把他扯出。三娘無奈，只得

隨趙良到官，然不知其夫之告此事也。吳公問三娘曰：「你丈夫出去那多時，虧你三餐度口。」三娘曰：「奴家只是績麻，胡亂挨

過日子。」吳公曰：「你一日績得多少麻？攢得多少銀？」三娘曰：「多有七五釐，少亦有半分。」吳公曰：「漫說半分，就七八

釐亦度不得日食。你不要瞞我，你定是有個幫夫了。好從實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三娘曰：「並無此情。」吳公見他不認，隨命手下

將三娘拶起，指俱出血，三娘終不肯認。陳德素愛惜其妻，見他受刑，即抱住其手，且前來叩頭曰：「小人情願不要銀子，只願老

爺赦小人的妻子。」吳公曰：「你捨不得他，他另行添個老公了。」陳德曰：「老公只是小人一個。」吳公曰：「若只是你一個，

亦不消到我跟前告狀了。」陳德曰：「小人妻子素無此情，望老爺超生。」吳公假生怒氣，罵陳德曰：「你這畜生，實無銀子失

脫，緣何誣捏虛詞，欺瞞官長，致累妻子。」即起叫手下，將陳德監起，獨放三娘歸家。

　　過了一日，吳公密叫皂隸王進，低聲吩咐曰：「林三娘定有姦夫，我故意把陳德監起，放三娘回家，想他姦夫必私來看他。你

可裝個丐子，入三娘家中打探動靜，若有下落，我重賞你。」王進領命，即裝個乞丐，近天晚時逕入三娘家中，立在庭下，裝聾作

啞，假呆假癡。三娘正在私居內，與張奴眉來眼去，低聲密語。張謂三娘曰：「那吳爺亦真利害，把你這手指都拶出血了。」三娘

曰：「做官人他管你，但恨我那短命的，既攢不得銀回來，又惹這一場大禍。我今恨死他。」張奴曰：「我聽見吳爺說，你那短命

的哄他，今要把他監死了。你肯送些錢米救他否？」三娘曰：「我恨不得他死，還肯救他耶！」張奴曰：「我那一夜躲在重壁中，

我聽得他這多話。我等你們都睡了，遂開後門潛去搬回。今怎生得一計較，把他性命弄死，我與你永作夫妻，豈不快活！」三娘是

個無行婦人，又喜張奴身邊有銀，聽他這話，就應聲曰：「肯如此，真個是好。」不想這些言語，卻被王進聽得實落。王進即將腰

間取出煉條、繩子，持前要縛張奴。張奴喝聲曰：「這乞丐！我道你是個真喑聾子，卻是個生強盜！」即打一拳過去。王進輕身一

閃，隨把張奴推跌在地下，進前就縛了。張奴曰：「你是何人，起這局面？」王進曰：「我是個叫化頭。」張奴曰：「叫化頭要我

去做叫化子耶？」王進笑曰：「你看我真叫化？我是公差的叫化也。」驚得三娘魂消魄散，無處安身。王進亦將把三娘與張奴連

縛。三娘哀告曰：「公差我多送你銀，你放我兩人如何？」王進曰：「金也不要了，還要個銀？我為你這兩人，費心機，做盡喑

聾，被街上呼盡叫化。方喜得有下落，肯放汝耶！」大聲嚷鬧，聽得附近人家俱說，有個叫化敢入人家縛人。眾爭填門來看。王進



因與人眾說個作叫化的來因，遂將兩人縛送縣中。吳公正坐晚堂，聽王進備說中間情由，即就監中取出陳德，叫前謂曰：「我說你

妻子另行添個老公，你說只是你一個。若我不如此安排，連你一條性命亦被他害了。」陳德曰：「老爺真神見。」因叩頭出血。吳

公即將張奴打了三�，要他供狀。張奴只供通姦一件，不認得銀。吳公命取棍之。張奴受苦不過，只把前情及與三娘在暗房中私謀
要害陳德性命，一一供招。遂將橋下所取前銀盡行追出。吳公判曰：

　　「審得陳德出外日久，帶銀回鄉。未至家而天黑，姑伏橋以埋金，將謂自家機密，暮夜無知。豈料妻前說破，壁牆有耳。陳德

漏泄中情，張奴急生奸計。德未取而奴先取，奴得金而德亡金。攘財謀遂，害命計生。既竊銀焉已銀，意尚未滿，復謀妻而作妻，

心則何殘。人計誠巧，天眼不容。方密室以協議，遽被捉而敗謀。事雖未就，情甚可惡。姑擬張奴刑徒三年，三娘官賣。其陳德聽

將原失銀領回，再娶完聚。」

　　發落已畢，縣中欽服，皆以為吳公果神斷云。 

　　嚴縣令誅誤翁奸女

　　羞縣有民晏誰賓，污賤無恥。生男從義，為之娶婦束氏，誰賓屢調戲之。束氏初拒不從。後積久難卻，乃勉從之。每男外出。

則夜必入婦房奸宿。一日，從義往賀岳丈壽，束氏心恨其翁，料其夜必來。乃哄公之女金娘曰：「你兄今日出外，我獨宿心驚怕，

你陪我睡可好？」其夜，翁果來彈門，束氏潛起開之，躲身於暗處，翁遂登牀行奸。野意將完，乃曰：「束嫂你物事真好，我今日

興不淺。」不應，又曰：「束嫂，你物事似白麵一般，何不應我一句？」金娘乃曰：「父親是我也，不是嫂嫂。」誰賓方知是錯，

然雲雨甫罷，悔無及矣。便逃身走出。次日早飯，女不肯出同餐。母不知其故，其父心知之，先飯而出。母再去邀女，則已縊死在

嫂之房矣。束氏心中恐懼，即回外家，達知其故。束氏之兄束棠曰：「他家這沒倫理，當去打告，與他絕親，離妹婦來，另行改

嫁，方不為彼所染。」遂赴縣告曰：

　　「狀告為獸惡滅倫事：彞倫大變，王法淪亡。堂妹束氏，嫁與晏從義為妻。因義外出，氏邀小姑金娘共寢。詎義獸父誰賓，驀

入婦房，欺奸親女。金娘慚愧，自縊身亡。有此變異，天地將危。積惡獸門，姻誼該絕。乞治惡罪，判嫁離異，免染夷俗。迫告。

」

　　嚴縣令差人去拘，晏誰賓情知惡逆，天地不容，即自縊死。後拘眾干證到官。束棠曰：「晏誰賓自知大惡滔天，王法不赦，已

自縊死。晏從義惡人孽子，不敢結親，束門願將束氏改嫁。外有定議，各服其罪，餘人俱係干證，與他無干。小的已告訴得實，乞

都賜省發，眾人感激。」嚴公思狀中情甚可惡，且將來審問曰：「束氏原與翁有奸否？」束棠曰：「並無。」嚴公曰：「既與翁無

奸，今翁已死，何再求改嫁？」束棠曰：「禽獸之門，惡人之子，束家不願與之結親，明是逼他再嫁。」嚴公曰：「金娘在束氏房

中睡，房門必開，是誰開之？」束棠曰：「那晏賊已早躲房中。」嚴公曰：「晏賊意還在奸誰？」束棠曰：「不知。」束氏曰：

「彼意在我，誤及於女。」嚴公曰：「你二人相伴，何不喊叫起來？」束氏曰：「小妾怕羞，且未及我，何故喊起？」嚴公終不

信，將束氏挾起曰：「必你先與翁有奸，那一夜你睡姑牀，姑睡你牀，故陷翁於錯誤。」束氏受刑不過，乃招曰：「妾恨翁欺我，

那夜叫姑娘伴睡，老賊又來。我躲在黑處站，那老賊將女當我，因此姑娘害羞縊死。」嚴公曰：「你與翁有奸，本該死，況叫姑伴

睡，又自躲開陷翁於誤，陷姑於死，皆由於你，死有餘辜。」即判之曰：

　　「審得晏誰賓人面獸心，狼貪狗幸，父子聚牝，與山居野育者何殊！簾幃不飾，比牢餐棧棲者無異。惡浮於死，罪不容誅。束

氏與翁並居，不脫秦俗之污。陷姑玷辱，大壞王朝之法。己則不潔，乃含血而污人﹔婦之無良，故貽禍而及女。太真之恥事，比此

何殊﹔武之奸謀，方斯未甚。公不公，婦不婦，幾同人道於馬牛。火其廬、瀦其宮，一洗華夏之臊羯。明正厥辟，大振綱常。」

　　本秋將束氏處決。又差人去拆毀晏誰賓之宅，以其地留瀦水之池。蓋其大敗人倫，故與謀反者同罪。大罪極禍，可儆戒萬世

哉！然此非嚴公詳察金娘致死之故，則誰賓既自縊，束氏必逃刑，而裝套陷奸之罪不明矣。故訟涉姦情者，當以虛心詳究為宜，勿

以毫芒而遺大關鍵也。為政者宜亟圖之。

　　許侯判強姦

　　吳江縣應坤，

　　「狀告為剪奸正倫事：服姪應元，窺媳討菜園僻，用強恣奸。身妻撞獲，結扭連受凶拳，拼命裂裙，投明尊長。切思叔嫂尚不

同言，豈可強姦蔑法。以菜園比溱洧，陋美俗同鄭風。若不剪究，倫風塗地。冒懇法究。上告。」

　　應元訴曰：

　　「狀訴為電燭虐誣事：禍因吳氏婆媳罵菜，怪身園外爭辯，放潑趕賴。結扭裂裙。韓灼勸解可審。伯遂仇誣，指奸投族。不思

園近通衢，行人絡繹。菜地非行奸之所，白晝豈捉奸之時。妒口稱誣，難逃洞察。上訴。」

　　許侯審云：

　　「奸從姑捉，理固然也。吳氏既稱應元奸媳，胡不捉奸於房幃，而乃捉奸於菜園乎？若區區以裂裙作證，吾恐白晝之事未可以

絕纓例諭也。情涉狐疑，姑免究。」 

　　魏侯審強姦墮胎

　　宜黃縣伍約，

　　「狀告為奸殺大變事：虎姪文壽，勢強財大，自號都中小霸王。見妻少艾，立心不軌，瞰身人家請酒，顛狂入室，強抱恣奸。

嗔妻大喊不從，逞凶加毆，踢下五月胎孕。幸伍吉等見證。妻命懸絲，見聞悽慘哭懇研究，如虛反坐。上告。」

　　伍文壽

　　「訴為仇誣大冤事：身與惡叔伍約爭基，血仇咬恨半載，湊伊妻病墮胎，賄買黑證，指奸殺陷。切思身既與伊極仇，又豈往奸

孕婦？干證盡皆不正，血胎卻是禍胎。冤蔽覆盆，乞恩超拔。上訴。」

　　魏侯審云：

　　「伍文壽強姦伍約之妻，乃以姪犯嬸者。因喊不從，踢下胎孕。祖靈不肯，故遂遣某等見之也。文壽訴稱爭基仇陷，賄見黑

證。殊不知一人之心可結，眾人之口難箝。伍族叔伯兄姪並無一人冤之者，則強姦墮胎之事又奚疑焉？合就典刑，以扶倫紀。」 

　　孔推府判匿服嫁娶

　　永新縣路湛，

　　「狀告為大傷風化事：名例首嚴不義，俗薄莫過姦淫。姪婦尤氏新寡，惡舅尤卿煽惑婦心，潛婢運財，私奔母家就食。縱豪吳

俊六，先奸後娶，貪財百金。且姪死骨肉未寒，姑老無人侍奉。身繫期親，難容坐點。乞判離異，庶不壞倫。上告。」

　　吳俊六訴曰：



　　「狀訴為原情杜騙事：不幸喪偶，憑媒傳有服闋婦改嫁。身備禮銀付伊，親姑接受，明娶過門。刁惡路湛索騙不遂，捏奸告

臺。婦未終制，身不知情也。聘明婚何為奸娶？乞思杜騙剪奸。上訴。」

　　孔推府審云：

　　「夫靈未撤，為婦者豈敢私奔？母家姑老無依，為舅者焉可惑妹另嫁？至如吳俊六以瓜葛親，妾娶有姑有服之寡婦，所謂先奸

後娶者，情彰彰矣。欲正大倫，合判離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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